弘扬正法，舍我其谁

刚晓

各位菩萨：

按照计划的时间，是九点，现在我的表上显示已经9:14了，既然晚了，那么，我就把惯例中间该有的开场白呀啥的，全部省略掉，一上手就直接说。

第一项议程是三宝歌，请大家起立……
第二项议程是让我来说点啥。那我就开始说了。
武林佛学院

首先呢，我要先介绍一下杭州佛学院的历史，对我来说，这确实是老生常谈，但我还是要说。

1946年的时候，咱们这儿办过一个武林佛学院。在清末的时候，因为张之洞提出庙产兴学，所以佛教出现了办佛教教育这样的新鲜事儿。第一个佛学院，是月霞大师在九华山办的华严大学，那是1898年，当时虚云老和尚也在。毕业了一届三十二名学生。当时我在九华山的时候，参与编纂《九华山大词典》，所以，这些情况我还是知道的。随后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，以后佛学院就多了，代表性的佛学院不少，特别是汉藏教理院，肯定会影响千古，代表性的人物，出家人就是太虚大师啰，不过太虚大师可真是办啥事啥事儿砸锅，基本上可以说啥都没有办成过，连个方丈也当不好～～天下还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事儿嘛，但他就是当不成
。不过，虚大师的优点就是一直坚持，从不气馁，这样呢他就成一杆大旗了——就象孙中山先生，搞革命，虽然说他领导的起义，连一次成功的都没有，但他因为一直坚持，成了旗号，所以，根本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武昌起义，成功之后，还是得让人家来当大总统。佛教教育的在家居士中，欧阳渐、吕澂先生等等，这都是标志性的人物。

咱们武林佛学院呢，不是太起眼的，办得相对来说也晚，1946年才办的。主要的操盘手，是巨赞法师。前几年的时候，我受了台湾的资料的影响——台湾的资料，他们刻意地不提巨赞法师。咱们知道，说你好也中，说你不好也中，这都说明人家承认你干这事儿了，好不好那只是评价问题而已，事儿总在那儿。但人家干脆就不提你，那就麻烦了，有可能把你从历史中间给抹去，虽然很难，但他们有这心。

历史嘛，本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的，想复原是不可能的了，所以说，只剩下解释的话语权。咋解释那就要看人啰。

巨赞法师呢，是在灵隐寺出家的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的时候，他为抗日到处奔走，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了杭州，回杭州后挂佛教协会秘书长的衔，但当时的佛教协会，其实是个空壳，也没有啥实际事儿可做，于是，巨赞法师趁这个档口，给自己找点儿事做，就写了一个《灵隐小志》的小册子。后来呢，佛教协会准备办武林佛学院——实际上还是巨赞法师鼓动的，没事儿的话他太无聊，一定得折腾点儿啥才中。佛学院是办在灵峰寺，当时灵峰寺的当家是若瓢法师，可实际上若瓢法师是一个艺术家，当的是一个甩手掌柜，名义上他是理事长，实际上啥都没干，完全是巨赞法师一手操持的。背后的金主、主要支持者，是灵隐寺老方丈却非长老。却非长老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但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主导的组织，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其实是菩萨作为，老和尚不出来顶杠谁来顶？别人是顶不起来的，你没有这个威望啊～～抗战胜利了，这就成了却非长老的一个所谓的“污点”，却非长老于是就夹着尾巴做人，极其的低调。对于武林佛学院，长老要钱给钱，要物给物，是一个强大的后盾。

当时太虚大师是佛教著名的人物，办教育多少年，于是巨赞法师他们就去上海向虚大师请益，想得到虚大师的支持。办教育嘛，这与虚大师是同一鼻孔出气儿的事，同道啊～～为了表示支持，虚大师派演培法师、妙钦法师过来。演培法师讲《俱舍论》，妙钦法师讲《国文》，后来妙钦法师离开了，虚大师就又派会觉法师过来，会觉法师后来明确了是当院长。当时的教务主任是仁俊法师。巨赞法师在这里头呢，没有明确具体的职务，其实是起一个定盘星的作用，他本身是1931年灵隐寺出家的，抗战后回杭州任的是佛协的秘书长，主要就是办佛学院这个事儿。到1948年，却非长老去世，巨赞法师的共产党身份败露，遭到政府的通缉，就和若瓢法师一同跑到香港了——据南怀瑾先生自己说，是他让人到南京拿到了一个什么手谕，放巨赞法师走的（这是南老给浙江省民宗委当时的主任王毅先生说的），但也有说南怀瑾先生只是通风报信，巨赞法师得知要来抓他，就提前跑了。不管怎么着吧，武林佛学院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政治事件，就办不成了，到此就结束了，只毕业了这一届学生。其中比较著名的学生，自立法师、幻生法师、妙峰法师等，后来都是弘化一方的人物。我倒是给幻生法师打过交道，妙峰长老前年还回到杭州佛学院过。

杭州佛学院

咱们现在的杭州佛学院，是1998年招生的，当时叫杭州僧伽进修班，在中天竺。解放后中天竺是个温度表厂，1995年归还佛教协会管理，1997光泉法师来主持中天竺，着手办佛学院，1997年底接受学生报名，1998年初考试录取了第一届学生。2006年国家宗教局正式批准。我来得晚一点儿，是2002年春天开学典礼前一天来的。当时条件还是比较简陋的，只后边儿那一幢楼，前边儿那一幢楼当时还是安养院在用。后来安养院新盖了地方，到上天竺的边儿上，腾出来了这一幢楼，我们地方就稍微大一点儿了。硬件简陋，师资呢，好在我们是在杭州，城市里头高校多，我们就聘请了不少教授。真正坚守在这儿的老师，纪老师是从一开始就在，是元老了，印普法师说是奶奶级的人物。我、印普法师等等，这都是坚持很多年的了。

现在咱们所在的法云校区，以前这后边儿有个苦庙，一个居士在这儿守着，也没有经过宗教局核准，但信众们认，也就这么着了。后来这里要开发旅游，百大集团在这儿还盖了个九龙吐水景观，人们称之为九龙八塔，稍微远一点儿看，莲花瓣可象墓碑了。旅游集团在这儿坚持了八九十来年，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他们就不做了，于是佛教协会把它给买了下来，总共是一百七十亩地，三十万一亩，买下来之后，我们就建了这么一个佛学院，当然了，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建成，现在只建了第一期工程，咱们第二期还有僧寮、图书馆、讲堂等等。现在条件不成熟，但我总是抱着信心的，当然了，我们也不是说坐着干等，我们工程部也是在跑啊跑的，在努力着。

我们佛学院从一九九八年到现在，毕业了二百多名学生，还不到三百名，宗教局、佛教协会总是让我们统计一下，看有多少位学生毕业后当方丈、作会长的，我对着他们不好明着说啥，但我总是拖呀拖的，不是当方丈、当会长才是成就，成就大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当年开除星云的时候，谁知道他以后会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师呢？你只要在我们这儿读过，甚至你因为各种缘由，没有坚持到底，我们也会为你祝福的，你的成就我们也真心地为你高兴。

现在我们佛学院在读的学生有一百一十二位学生，新入学的还没有考试，没有计到总数里头，咱们典礼结束之后，下午因明研究生还要入学考试。常住法师四十二位，因为还有艺术院，所以兼职老师数量比较大。

学知识是当然的

以前呢，通常是先在师父身边，师父会把基本的佛教知识、规矩教给你，但自从有了佛学院之后——尤其是文革之后，多是一剃头马上就要给送到佛学院去读书，把师父该负的责任推给佛学院了。佛学院倒是希望你们先在师父身边多少操练一点儿规矩，至少你把日常唱念之类的学会，可惜现在这已经成气候了，基本上都是这样了。

在佛学院我们应该学什么？作为一个学校，首要的当然是学习佛教知识。咱们各位在小学、中学，学的都是所谓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，大学也是，不过咱们这儿社会大学毕业的学生不占主流。只有在实在没有办法避开的时候，才提一下佛教，我们当初上学的时候，只讲过玄奘法师、鉴真大师、一行大师。玄奘法师被处理成一个旅行家，一行大师是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来处理的，鉴真大师我不记得当时是咋定位的了（注：是处理成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了）。现在呢，咱们到了佛学院，首先把佛教给补上——我倒是希望能够补到佛教的人生观、世界观深入到你的内心，但在佛学院只四年工夫，这目标几乎没有达到的可能性。佛教的知识，基础知识实际上不多的，当初赵朴老在世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佛学院嘛，学点儿佛教常识就够了，至于专业的义理，那不是佛学院该承担的，应该是专门的研究人员来做。赵朴老的这个观念没有得到大众的响应——这是韩廷杰老师给我说的。我没有亲听朴老说这样的话，倒是朴老在九华山佛学院的讲话中明确说到了，我们佛教僧人中要出大艺术家、大作家之类的，这是确真的。

佛教其实没有多么的复杂，至少他的大框架没有多么的复杂，三藏十二部那么多的典籍，其实是大框架下的细节而已，就象人身上的毛细血管，它即使扎破一点儿——也就是错一点儿，伤不了筋也动不了骨的，要是大框架出问题，那就要命了。

我的意思就是说：佛教知识实际上不难，但是，有不少人，老吓唬大家，佛教典籍多、唯识多么难、因明多么复杂等等，说这些话的人，要不然是自己颟顸，要不然是别有用心。作为一个佛弟子，我的责任是把大家带到佛菩萨的面前，而不是挡在佛菩萨的面前，给大家设阻碍。为啥有些人颟顸呢？因为他自己也不懂，只是跟着某些人的话而说的，别人说唯识难，他就也说唯识难，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读过唯识典籍，为啥说有些人别有用心呢？他怕你会，怕你会了之后，影响他的所谓“权威”名头……

在佛学院，我们的各位法师，就是负责把大家带到佛菩萨的面前，让大家亲聆佛菩萨的教示。当然，我们能力有限，但基本的佛教大框架是一定会先给大家划出来的。这个框架极其的重要，别说干好事这样，甚至干坏事儿也是要先掌握大框架的。网上有个消息，说一个女生，因为男朋友出轨，她拿刀子捅了三十三刀，刀刀避开要害，这个女生是学医的，解剖课学得好。这样判起来，我只是教训他，不是要杀他的。宗萨钦哲仁波切有个讲演，《菩萨是战士，轮回是战场》，其中说到，菩萨就是给敌人战斗的，有些人杀人也杀得潇洒，而有些则杀人杀得场面血腥。他说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负面情绪、烦恼。当然了，这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演讲啰。当时我听到杀人这个例子，我就说，我要是杀人，会很优雅的：人身上有迷走神经，其实你俩指头一捏他的迷走神经，他一下子就倒头了，基本上不使劲就把他杀了。这都是框架弄对了嘛。佛教大框架大家一定得把握好。

“弘扬正法，舍我其谁”的担当精神
以前老有人说，我们佛学院要培养高僧大德，鬼扯！高僧大德那是龙天推出，那是时节因缘的问题，根本就不是培养的。

我从来不看轻大家，你即使看起来有点儿坏坏的～～你看你坐着也是扭七歪八的，我不以为这是啥塌天的事儿，没有关系的，直起来也就是了。现在的星云大师，当年就是特别调皮。那一年茗山长老到九华山，仁德老和尚招待他，我也在边儿上，茗山长老问我，我说我在编辑《甘露》期刊，他就教我说编辑期刊应该注意啥等等，说着说着说到了星云法师，随口扯嘛，也就没啥主题，所以扯到了星云法师——星云法师不是也编杂志嘛，茗老当时很自豪地说星云法师曾经是他的学生。我当时年轻嘛，确实有点儿浑不悋，立刻就说：是，当时不就是你把人家开除的嘛～～老法师说，谁能知道他以后有这么大的成就？是啊，我们都没有前后眼，我们修行工夫不到，谁知道你们当中以后谁会成为高僧大德呢？

扯到这个了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这段儿时间就是在给以前唐突过的人道歉。早先我基本上不会给人道歉的，哪怕是意识到自己错了，以后不犯就是了，但现在，只要有机缘，我一定要把道歉的话直接说出来。

我现在还是能够包容大家的坏的，只要不是你把天给捅破了，我在能够包容、保护大家的时候，我都会尽全力的。我可不想以后哪个人成了著名的人物了，在你的年谱中间记一笔曾经被刚晓把你给开除过。
以前有一位盘圭禅师，一个小徒弟儿偷东西被抓住了，庙里的其他师父就要求一定迁他的单，盘圭禅师不同意，其他师父威胁说，“我们不要和贼同住，要是不处理他的话，我们就集体离开”，盘圭禅师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能够分清对错，到哪里修学都可以，我不会担心的，但这个小徒弟儿呢，他不分是非，我要是不教他，谁来教他呢？所以我要留他在这里，即使你们全部离开也一样。
当然了，谁想让佛学院突出地高看你一眼，你也达不到这个目的，我绝对不会的。我会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。为啥要这样，因为我们不是培养高僧大德的，我们觉得某个人好象有成为高僧的苗头，我没有这本事儿，看不出来的。杭州佛学院是要普遍地提高佛弟子的整体水平，佛弟子的整体水平提高了，这才有可能出高僧大德。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，也只是这个！

更重要的：在这里，我会逮着机会，就鼓励大家一定要有“弘扬正法，舍我其谁”的担当精神。不想当高僧大德的佛弟子，不是合格的佛弟子！弘扬正法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杭州佛学院就是培养这个精神的。我们都不要看轻了自己，我们以后是要成佛的，那是多大的事业～～你们一定能够成就的。佛经中说众生皆可成佛，当然了，这句话应该理解成：没有不能成佛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绝对不轻视任何一个人，你就是坏坏的，我们佛学院也包容你。你自己也不能轻视自己。

具体的知识，开学后的课程里法师们会仔细地讲，培养大家担当的精神，也会始终贯穿在大家整个的学习过程中，我倒希望，即使各位毕业了，离开佛学院之后，这种精神还能够滋养着你。那么，不管你干什么，这都应该算是我们佛学院的成功。

接下来，我给各位多少说点儿具体的事儿——

出家人的基本生活规则得守

人生在世上，都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，工人就是要作工，农民就是要种田……我们出家人的生活方式，就要按照一个出家人的规范来，出家不是谁拿着枪逼你的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所以你就应该自觉遵守出家人的规范，最基本的，每天的上殿、过堂得做吧～～我们以前下午有安排成三节课的，这样就导致上不成晚殿，只打皈依，我们今年就改了，下午就是两节课，四点上晚殿必须全参加。

大家首先是佛弟子，然后才是学生，不要把学生这个定位排在佛弟子之前，佛弟子是要生生世世来努力成就菩提的——当然了，这是受菩萨戒的佛弟子，但我估计现在大家能够坐在这儿，肯定是前边儿某世早就接触到过佛法、受过菩萨戒的，而且绝对不止一次。学生是有年限的，杭州佛学院是四年，要读研究生了，是三年，在这几年之内你是学生。佛弟子这个定位排在前头，就要求大家在这儿就一定要做佛弟子该做的事儿，上殿过堂这是最起码的。咱们同学们现在呢？今天说放假，今天下午就开始不上殿了！在这儿也不上殿！我已经来学院了，可还没有正式报到，就是不上殿！这种态度极其要不得！

上殿要求了，早晚功课呢，大家一定得会，“学会香云盖，才能吃素菜”，有些同学是刚出家的，早晚功课是必须先背会的，刚出家时背不出来，以后就相当的困难，有可能再也背不会了，我见过一辈子不会的。你不会这些基本的日常佛事，寺庙都不喜欢要你。我们的毕业生，因为是佛学院分过去的，他们不好意思不要，但会随后找借口让你离开的。人谁没有毛病呢？有毛病都是可以包容的，但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想要你，那就不包容了嘛。

我们这里都教过，而且也考试过，据主持考试功课的法师说，确实没有放水，当时都是通过的，但到寺庙后，为啥又不会了呢？可能是大家没有操练的缘故。在佛学院这一点儿好，谁都可以上去打，只要你发心要打——所以，佛学院的殿堂，不是十分的整齐，到寺庙里人家基本上是就那几个人打，这几个人打久了配合得就好，佛学院谁都可以去打，就配合得不是很默契，我可以让大家练习嘛。没关系的。

再者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年轻，我平时也给大家基本不交流，为啥？咱们是隔代人，不是同代人确实缺乏交流的基础，小年轻们都讲究追求个性，但是，佛学院是一个集体，作为一个集体，是不能太张扬自己的个性的，集体主义是第一，经过集体主义的洗礼，而后过渡到张扬个性上，这才中，要是一上来就个性，不能说死定了，但头破血流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。我这是血淋淋的经验啊～～
大家不要再写烂文章了

还有一个，我刚才说佛学院不是培养高僧大德的，我还要强调一下，佛学院也不是培养学者的。为啥我要强调佛学院不是培养学者的？因为学者最重要的是要有问题意识，这和佛教修行其实是背道而驰的。咱们佛学院还有一个论文发表奖励机制，这几年咱们的师生论文发表不少，可是呢，论文质量有些不高。以后大家一定要有想法了再写文章，不要憋。说实在的，佛教办的期刊，基本情况大差不离，我比较清楚，很少有严格的审稿制度，不说严格了，可能连审稿制度也未必有，所以质量确实是比较差。现在有几家已经开始实行审稿制度了，咱们的《吴越佛教》、《因明》，我编的《灵山海会》，近几年已经实行审稿制度了，不过还不是十分的严格。我们的法师、同学们，爱惜点儿自己的名誉、佛学院的名誉，不要写烂文章了——能够发表出来的烂文章，形式还是象文章的，我主要是说内容烂。论文奖励办法今年要修改一下，研讨会论文、教内的通常期刊所发的，必须再经过我们学术委员会评审之后再奖励，也就是说，在研讨会论文集、大多数的教内期刊发表，我们只把这作为奖励的必要条件，而不是充分条件。当然啰，这不是对文章不承认，而是对大多数期刊的编辑水平我不认可。对于文章的形式，论文当然没有问题，不是学术论文形式，但只要内容好，为你点赞！

我想要说的还有很多，以后再说吧。下面咱们进行第三项议程吧……
�据说这是李鸿章的名言，“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会做，那就太笨了。”我没有找到原始出处，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中是这样的，但《人民网》上是“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是做官，如果连官都不会做，那就什么也做不了。”不过，它们都没有说明原始出处。【净德注：最早应该是出自郑逸梅的《艺林散叶》，(81页第1133条)原话是“天下最容易的事，便是做官，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，那就太不中用了。”】





